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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见习记者 王雪儿

8 月 7 日晚 9 点，

三三两两的村民举着

手 机 ，站 在 仅 剩 约

两 米 宽 、边 缘 参 差

不 齐 的 小 桥 上 ，尝

试 捕 捉 微 弱 的 信

号 ，拨 通 家 人 的 电

话。这里已经与外界

断联 5天。

原来这座桥约 6
米宽，洪水不仅把桥

削掉了一多半，还冲

断了出村的路。从黑

龙江省五常市沙河子

镇到三人班村的路

上，无论是几厘米高

的杂草、几米高的玉

米秆、还是几十米高

的白桦树，都朝一个

方向直挺挺地扑倒。

三人班村村支书

洪秀琴在村里组织物

资保障、修坝和修路，

她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据 8月 7日上

午统计，村里目前滞

留约有 400人。

三人班村距离镇

上约有 50多公里，道

路的多处缺口已被村

里的钩机用砂石填

平。蹬着沙石坡爬上

最后一处断裂的道

路，就能离开村子。一

些焦急的家属，停了

车在这里等着接家

人。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 8 月 7 日晚抵达三

人班村时，陆陆续续

有村民拎着行李、提

着馒头往外走。

记者来到村中最

高点处一位村民的家

中，近 100 人聚集在

这里。听说台风“卡

努”即将登陆，人们气嘴八舌地讨论着，

洪峰还会不会来？

留在村里的是老人、小孩、残疾人，

以及没有人接应的村民。残疾人和老人

睡在炕上，其他人打地铺。一位老人的脚

因为被水泡久了，一直还趴着苍蝇。

8月 3号开始被困时，他们只能喝很

稀的碴子粥，8月 7日，五常镇政府组织

救援力量空投了蔬菜、挂面、矿泉水等食

品物资，洪秀琴估计足够 3天的需求。现

在饮用水还比较有限，矿泉水“谁渴谁

喝”，大米有人连夜看管。

除此之外，由于滞留人员中患糖尿

病、心脏病的老人较多，后续仍需要相关

药物，腹泻的药物也比较缺乏。

三人班村民对涨水并不陌生。沙河

子镇三人班村位于磨盘山水库上游，四

周被凤凰山环绕，拉林河在西北方分叉，

一东一西夹着村子。

“每年都会因为山体滑坡断道”，因

为村子距离水库只有不到 1 公里，平时

一下大雨，下游水库的水满后会溢上来，

“但之前只淹到边儿，又退回去”，一位村

民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但这次雨量过大，下游水库的水再

加上山上流下的雨水，“两头都往中间

流，水排不出去”。

8 月 2 日下午，雨越来越大，洪秀琴

巡河时发现河水上涨速度很快。晚上 10
点左右，她和村长开始挨家挨户敲门，转

移村民。

村长张民从 8月 2日晚上一宿没睡，

开着车四处提醒村民转移，“一箱油都跑

没了”。雨声太大，他只得使劲摁喇叭，

“摁着不撒手，一圈一圈跑”。

往年下雨时水也会进屯，不过都是

低洼地带，“今年连洼带平全给推了”。许

多村民“寻思水顶多到脖儿拉倒”，水快

到窗户了，都还站在炕上往外舀水。后来

水漫到了窗户，有人抱着大树，有人骑在

房顶哇哇哭，“老爷们儿都哭了”。

8月 4日，哈尔滨市双城区政府防汛

抗旱指挥部发布消息称，当前，拉林河上

游的龙凤山水库、磨盘山水库连续泄洪，

拉林河将发生超 50年一遇洪水。5日，磨

盘山水库连续超出汛限水位，并多次遭

遇山体滑坡、泥石流侵袭，水库码头和船

只被冲到大坝排水闸门处。

村里的救援主要靠 5 台钩机，以及

向山上养牛的村民借的几部对讲机。被

救村民坐在钩机引擎的盖子上，盖子因

为钩机持续工作热得发烫，“把屁股都烧

坏了”。

张民冲他们吼：“屁股烙熟了你也要

给我坐着！”

在张民忙着救人时，他的 80多亩稻

田已经泡在了水里。他刚收的、价值 10
多万元的玉米和 8 吨化肥，也都泡在水

里。他买了农业保险，一亩地绝收给赔付

200元。但是由于土壤结构问题，明年土

地平整后，收成也不乐观。

“其他地方被冲出了几条沟，可以拿

土去平。这地方不一样，水一抽，剩下的

都是砂石，土都被冲走了。”

村支书洪秀琴已经 6天没脱下衣服

了，“就算还剩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

因为担心台风登陆后又会有降雨，村民

晚上也不敢睡。

直到凌晨，钩机仍不停地把沙石埋

到道路缺口里，已经连续运转了 24 小

时。村民都希望雨不要再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见习记者 李 悦

8月 3日凌晨 2时 15分，与外界失联近

3天后，最后一批 Z180的滞留乘客和列车

员抵达北京。

这趟列车晚点了近 90个小时。

最后几批乘客从北京丰台站出站时，

有人脚上穿着拖鞋，双脚被泡得肿胀发白，

裤腿挽到膝盖。有人的头发夹满沙土、又黏

又臭。有人说，自从 3天前走进暴雨，衣服就

没有干过。有人调侃“泡白了两个度”。

“感觉像过去了一个世纪”，这是Z180
次实习列车员王丽霞第一次跟车。为了这次

出车，她特意花 398元买了双新皮鞋，直到 8
月 4日她平安返回的第二天，鞋还没干。

“我以为睡一觉就到了”

一场持续了 81个小时的降雨，把列车

困在了距离终点只有 34公里的安家庄站。

除了 Z180 次，K396 次、K1178 次也一前一

后被卡在了丰沙线上。

北京市气象局称，本次降雨是北京地

区有仪器测量记录 140年以来排位第一的

降雨量。

Z180次列车长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普速旅客列车始发储备的食品物资，应

能满足不少于原单程旅行时间加 24 小时

的需要。但没人能预料，等待他们的是 72
小时的物资短缺。

30日早上 6点多，Z180次在张家口站

第一次滞留时，人们都以为是普通的晚点。

Z180 次列车长接到张家口站值班员

通知，由于前方降雨，丰沙线线路封锁。直

到 8点多，列车再次启动。

列车因为降雨限速和临时停靠的情况

不少见，“等一会儿提速就好了”，K396 次
列车员赵阳这样想。8时 40分左右，她从睡

梦中睁开眼，发现此时本应到达门头沟的

K396次列车，还在宣化附近，已经晚点约 3
个小时。赵阳回忆，窗外已经开始下雨。

车厢内空调冷气很足，感觉不到闷热。

两辆列车上都有暑期前往北京的研学团，

孩子们在卧铺上蹿下跳，列车员慢悠悠地

推着车售卖花生、瓜子和特产。

雨还在下，三趟列车减速向前。

临近中午，Z180临时停靠在从没停靠

过的安家庄站。差不多同一时间，K396 次
停在落坡岭站，K1178 停在沿河城站。3个
小站都坐落在山脚下，距离永定河只有几

百米。

“发车时间待定”的消息在车厢内传

开。计划到北京转车的旅客开始着急。

K396次上一位母亲忍不住哭起来。她要在

11点多坐车去天津，给患白血病的孩子输

B型血小板。列车员只能尽力抚慰旅客，承

诺到了车站可以全额退票。

渐渐地，短途的乘客也坐不住了。有人

凌晨刚上车，没带充电宝、也没带充电线，

“我以为睡一觉就到了”。有人在 9 点多以

为快下车，扔掉了没吃完的零食。

列车滞留后，不断有人涌进餐车。方便

面很快售罄。

“一边是山，一边是河”

窗外的雨时大时小。大家都相信，列车

今天一定会开动。“但希望不断破灭”，

Z180次列车长回忆，14时，窗外仍是“瓢泼

大雨”。18时 30分，雨势变小，车站通知准

备开动，“但到 20点又下大了”。

车厢内催促开车的声音越来越多。

“他们以为雨不大，其实雨特别大”，

Z180 次实习列车长曼斯牙说。21 时多，她

和同事徒步前往安家庄站取物资。刚走出

四五米远，她已经浑身湿透，“像一盆水直

接给你浇头上”。

K396次列车员赵阳也是下车后才意识

到，“事情没这么简单”。她下车去落坡岭站

取物资，看到倒下的树、墙、电线杆，山上滚

下的巨石和残破的路面，“这真的是灾啊！”

摸黑在淤泥中滑倒时，她想到了自己

7岁的孩子。

当提着方便面、蔬菜等物资回到车

厢，浑身湿透的赵阳发现，“所有人都集

中在餐车。很多人在吼‘快给我发！’‘拿过

来了还不给我们发！’”

小个子的赵阳站在凳子上，哽咽着，

用尽力气大声喊，“领取物资千万不要拥

挤！千万不要发生危险！”“我是个女人，

也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就是穿了这身衣

服，我得对得起大家！”

车厢一下子安静了不少。人们领完物

资，默默回到了自己的车厢。

入夜，Z180 次实习列车员王丽霞躺

在铺位上，窗外雾蒙蒙的，“一边是山，

一边是河”。

7 月 31 日早上，窗外的景象彻底击碎

了车上所有人的希望。

Z180次一位乘客回忆，她的铺位正对

着山，昨天她眼看着山上的水从一指宽细

流变成一米宽。31 日一早，两米宽的水流

卷着树木和石子，冲进铁轨旁的排水渠。

“那不是开玩笑，真的是瀑布啊！”另一

位乘客回忆时，眼睛里还带着恐惧，“那不

是下雨，那是瀑布啊！”

13号车厢的实习列车员王丽霞看到，

远处的山崩开了一角，黄色的巨浪卷着石

头冲进永定河，“就像是直接冲到你眼前”。

平原上长大的王丽霞从来没见过这种场

景，她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老师，我看到瀑布了”，旁边有孩子兴

奋地大喊。这群来自新疆的孩子习惯了干

旱，很少见到雨。“我们那边（雨）撑死下半

个小时。”带队老师告诉记者。

大人的表情变得凝重。坏消息接踵而

至。31 日上午开始，三趟列车接连失去与

外界的联系。Z180 次上，移动、联通、电信

纷纷失去信号。实习列车员王丽霞只来得

及给朋友发出了两句话，“前面的路塌掉

了。我们滞留很久了”。

K396次列车列车员赵阳和同事深知，

物资供应也已接近极限。她回忆，餐车供应

的食物一开始是炒菜和米饭，然后是蛋炒

饭，最后变成了粥。两天来，她一顿饭也没吃，

只是在发饭时“偷偷塞了一口米”。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吃
的，没有信号，从来没有这么
无助”

一位工作了 22 年的列车员曾经历过

“7·26”特大洪灾，在列车上滞留了近 3天，

但当时列车停在北京的站内，物资充足。

“这次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吃的，没有

信号，从来没有这么无助。”

31 日中午，Z180 次前方轨道出现泥

石流。

列车长决定撤离，列车员快速奔跑，挨

个车厢通知旅客，带好贵重物品准备下车。

车上没有足够的雨具，列车员给乘客们发

了黑色垃圾袋。

前后没多久，K369次附近的落坡岭水

库水位快速上涨，赵阳和同事也开始组织

乘客下车转移。

很多乘客事后回忆，当时以为会有车接

送。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段危险的徒步。

Z180次的乘客、31岁的温宇沿着铁轨

走，一路上看到永定河里漂浮着冰箱、电

视、桌椅。走着走着，洪水冲进铁轨。

一位乘客还在拍照。“不要拍照，快逃

命！”列车员冲着那位乘客喊，“赶紧跑啊，

逃命啊！”

温宇也开始狂奔。她的鞋跑掉了，漂在

水上。她一手捞起来，光着脚跑。雨水冲刷

着她的脸，“根本睁不开眼”。

“当时就意识到，火车肯定回不去了。”

Z180 次的乘客李菲和另外 6 名老师

带着研学团 38 个孩子，她担心孩子摔倒，

被后面的人踩上。

走到一座桥上，黄色的水漫过了脚踝，

水和淤泥混在一起，很多乘客的拖鞋和凉

鞋都陷在泥里拔不出来，摔了跤，“整个

人都泡在水里”。年龄较小的孩子都是老

师背着走。

Z180 次的乘客路过第一个村子，洪

水已经冲进了房屋。温宇回忆，“只要是

没房子的地方，条条都是河”。

连跑带走了半个小时左右，他们到达

之前联系好的安家庄村大礼堂。

近 1000 人陆续挤进来。有人试图把

湿透的鞋子拧干，有人头上还顶着避雨的

毛毯，一个大爷慌乱中把硬座套拽了下

来，套在头上。

汗味儿、脚臭味儿、霉味儿搅和在一

起，温宇被“熏得头晕”。室内的椅子被抢占

一空，讲演台上睡满了打地铺的乘客。几乎

所有人都表情木然，“累得不想说话”。

雨还在下。因为地方不够，Z180次的

列车员一直站在雨里。“连内裤都是湿

的”，一位 20岁的列车员有些不好意思地

说。有些列车员当晚就开始发烧，但把药

给了也在发烧的孩子。

Z180 次上的列车员最小的 19 岁，最

大的 31 岁。礼堂过于拥挤，他们分为几

组，挨家挨户敲村民家的门，询问他们是

否愿意提供住处以疏散乘客。

安家庄村停水停电，出村的道路中

断，积水最深处有 3米左右。村里人口不

到 300人，以老人居多，物资也不够。列

车员和村委会协调，用煤气做了一桶用玉

米和大米熬成的粥，一人一勺，优先供给

老人和孩子。

温宇没带碗和杯子，就捡了矿泉水

瓶，借了村民的镰刀把瓶子割开，装了点

粥喝。她原来不怎么喜欢喝粥，“但当时

就想多喝一口”。

天渐渐黑了，山上雾气缭绕，雨越下

越大。她被安置到一个四面没有遮挡物的

铁棚下面，暴雨砸在棚顶，“啪啦啪啦

响”。棚子建在坡上，雨水顺着坡流进棚

子，从他们脚下流过。她听见山中传来昆

虫和动物的叫声。

温宇常年在国外工作，曾经在伊拉克

经历过战火。当时她在喝咖啡，炸弹飞过，

把窗外的车站夷为平地。

她再次感受到了类似的恐惧，“雨还在

哗哗下，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明天有没有

吃的。你不知道洪水会不会把我们卷走”。

寂静中，有人想到了写遗书。

8月 1日凌晨，有人未经列车长同意往

外走。一开始，列车员还能把人追回来，后

来人越来越多，“拦也拦不住”。列车长让他

们必须留下姓名和电话，等大部队获得救

援，会挨个给他们打电话，确认他们是否平

安到家。

留在村里的旅客，没有了网络信号，失

去了时间概念，也失去了支付能力。有人极

为幸运地带了现金，就去村民家买食物。温

宇向一位乘客要了一个鸡蛋，承诺等手机

有信号就转钱，却忘记加对方的微信。

村里没有饮用水，但村里的餐厅还有

不少啤酒。有些人把啤酒当水喝，温宇喝了

一点，越喝越渴。她把纸巾放在捡来的矿泉

水瓶上，过滤山上流下的雨水喝。

村里所有的物资都很紧缺，“没事你得

转，看见排队就赶紧冲过去排”。由于安置

地有限，温宇回忆，有人刚冲进施工队留下

的简易房，就把门反锁上。

没有手机、没有大喇叭，信息传递只

能靠最原始的口口相传。对于列车员来

说，向近千人传递消息和物资，不是件容

易事。“我们人数还没一个车厢的旅客

多”，实习列车长曼斯牙说。

8月 1日，列车员的对讲机还有电，但

仅能用于相互报位置。“必须靠碰面解决问

题，我们没在一个地方待超过两小时。”她

穿着已经泡变形的皮鞋跑来跑去，回到北

京时，她的脚已经肿得穿不上鞋。

即使是这样，个别旅客还是把怒火发

泄在列车员身上。“道歉是我们的工作”，有

列车员在发物资时被推倒、被指着鼻子骂。

在落坡岭村，K396次列车员赵阳和她

的同事也被骂哭过。有人质疑是列车工作

人员把信号屏蔽了，还故意不给他们吃喝。

赵阳情绪不好，就蹲在没人的角落里

抹眼泪，或者往水里丢石头。列车长告诉赵

阳和同事，“你们要是心情不好，男的就冲

墙上锤上两拳，女的就吼两嗓子。”

不过，在和乘客的相处中，更多是暖心

的时刻。有天晚上，Z180 次实习列车员王

丽霞蹲在大礼堂外，和同事头抵着头，靠在

一起直哆嗦。一个 10岁左右的小女孩儿出

来，给她们打伞。王丽霞让她快回去，女孩

摇了摇头说，“外面凉快”。

有人把自己仅剩的奶粉给她，有人借

给她们自己的外套，还有人把伞塞在她们

手里就跑。有好心的村民把仅存的面拿出

来，给大家煮疙瘩汤，往里面加大把的生姜

和辣椒，给大家暖身体。

可食物越来越少，8 月 1 日，安家庄村

里的物资只够老人和孩子的午饭。

列车员们靠幻想填饱肚子，“现在开始

点餐了啊，鸳鸯锅，你要点什么？豆腐？宽

粉？刷点麻酱我们开始吃了！”

“有我们一口饭，绝对给
孩子们吃饱”

很多人自发组织志愿小分队，出去寻

找物资和救援。

47岁的外卖员余兴勇报了名。没人知

道，他的左脚在送外卖时刚刚骨折过。他其

实饿得发昏，从 30 日早上上车到现在，他

只吃了一个鸡蛋，喝了一瓶水。

但他还是想做点什么。他是重庆人，

“咱们山区出来的，难道不算有登山经验

吗？我肯定要去。”

9 人的队伍带着列车长给的对讲机、

绳索、铁锹和木棍出发。他们沿着 109国道

往山上走，山里雾气很大，地上满是山上滚

下的碎石和搁浅的鱼。火车头一样大的落

石，把防护网硬生生拽了下来。

他们既要躲避落石，又要警惕路基被

冲毁的道路下，洪水不断上涌。

走了将近 4个小时，手机有了信号，余

兴勇先是给市政府热线、中国铁路客服中

心、三家店火车站打电话求救，再帮着 20
多名乘客给他们家人报平安，最后才想起

打给自己的妻子。

妻子劝他别再上去，但他决意第二天

回去，“必须回去给人家一个交代”。

此时已经是 8月 1日下午，安家庄村里

自行离开的人越来越多。

李菲越来越焦虑，因为她知道，仅靠 7
位老师，不可能把 38名学生带出去。

刚到村里，孩子们还很兴奋。“新疆

孩子没见过那么多水”，他们打水仗、看

书、玩捉迷藏。渐渐地，孩子们对雨失去

了兴趣。

每次雨一停，孩子们就问老师，“飞

机可以进来了吗？”“火车可以开走了

吗？”每个孩子都会问，“老师，我们还能

去北京吗？”

孩子们住在农民工宿舍，6张上下铺。

后来他们发现，上铺全是湿的，屋顶漏下的

水滴在孩子们身上，“整个房子都被浸透

了”。于是他们把孩子都转移到下铺，五六

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老师站着靠墙睡。

住在另一个房间的农民工很热情，每

天给他们做饭，把肉全部给孩子，自己只喝

汤，“有我们一口饭，绝对给孩子们吃饱”。

但是物资越吃越少，8月 1日晚上，李菲得

知农民工也准备下山。

李菲隐约记得，出发前看过天气预报，

8月 6日还会有台风。老师们去找列车长，

去找村委会，都没有办法。他们背着孩子偷

偷流泪，看到孩子，又马上擦掉。

孩子问，老师，你的脸为什么这么红？

李菲慌忙说是晒的，虽然太阳根本没出来。

那时候，李菲他们最坏的打算，是顺着

铁轨回列车，把遗留的零食拿下来，尽量多

坚持几天。

8月 2日一早，温宇下定决心要走，“等

不是办法”。凌晨 3 点多，她就去询问其他

准备离开的乘客，计划出村的路线。

听探过路的乘客说，目前有公路、铁

轨、山路这 3个方向，轨道上的淤泥已经能

没到膝盖，山上破碎的石头很锋利、容易划

伤。他们决定沿着 109国道走。

10 多人结伴出发，一路上，人们陆续

丢掉毯子、运动鞋、外套、包和行李箱。有人

走了一半，累得又掉头回去。一对父子在火

车上买了两箱哈密瓜，他们扛着进的村，又

扛着出来，下山的时候全被吃掉。

温宇和两个朋友唯一的口粮，是一个

鸡蛋、几根火腿肠和一包方便面。他们准备

8 点吃一次，11 点再吃一次。没有水，路上

渴了，就捧一把石头缝里的水喝。

一开始，温宇还在照片里潇洒地“比

耶”，但在过隧道时，她偷偷抓住了前面人

的衣角。

“如果洪水这时候冲进来，我们都得

死。”隧道里没有光，什么也看不清，只能看

到前面人的黑影，“就像一群丧尸”。

在路上，他们碰到了逆行的余兴勇。余

兴勇给他们指完路，又急匆匆往回赶。到了

村里，发现救援队已经抵达，他的心才放下

来。

8 月 2 日上午 10 点多，准备返回列车

取食物的李菲，终于看到了救援队。

“他们是来接我们回家的吗？”孩子得

到老师肯定的回复后，慢慢咧开嘴，眼睛越

来越亮。

10多个消防官兵专门护送他们撤离，

走过悬崖边时，消防官兵拿杆子挡在外面，

再用身体连成一堵墙，以防他们掉下去。有

的学生边走边说，“这次回去写作文的素材

有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场面。”

跋涉 4 个多小时后，温宇看到了一座

正在施工的大桥，才觉得回到了现代社会。

下午两点多回到家，温宇扔掉了袜子和鞋，

第一件事是洗澡，然后把饮水机灌满了水。

截至 8月 2日凌晨，K396次、K1178次
乘客也陆续被安全转运。从落坡岭转运

K396次乘客时，武警一个带一个，背着、扶

着、抬着担架，带老人和孩子走过危险的断

桥和悬空的铁轨。

乘客家属们去车站接人时，有人给女

朋友带了鲜花，有人带了母亲想吃的水果。

家属群里，陆续有乘客进群，想要寻

找帮助过自己的陌生乘客。K1178次旅客 4
天里一直没下车，被困在车上，列车停电、

车内闷热，不少人中暑。一位乘客手脚发

麻，有人帮她捏虎口、喂水。她在群里问，

“你在群里吗？麻烦一定联系一下我！”

三趟列车上，列车员都是最后抵达北

京的。K396的副车长董树翠在引导转运时

累得晕倒了，醒来后又接着工作。直到最后

一批旅客转运之前，她才发现有位乘客是

自己 20多年没见的初中同学。老同学告诉

她，自己的孩子没有奶粉，但看着她一直在

忙，就没忍心告诉她。

“哎，都没照顾到。”说这话时，董树翠

的眼睛湿湿的。

K396 次列车员赵阳在 8 月 1 日晚、武

警带着物资进村后，才吃上一口火腿肠。她

原来很少吃火腿肠，“第一次觉得火腿肠这

么好吃”。

8 月 2 日傍晚，清点完人数，她和同事

跟着最后一批乘客离开落坡岭。坐在铲车

里撤离时，赵阳看见云和雾气慢慢散开，月

亮探出头，“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守得

云开见月明’”。

她的本职工作是补票，虽然浑身湿透

了，她的客杂本子却没有丢，也没弄湿。“这是

我的命”，她抱着本子说，“只有补票员有”。

她喜欢在列车上工作时，那种“被需要

的感觉”。之前刚工作时，她不喜欢拖地，但

现在最喜欢拖地时，乘客主动抬起脚，对她

说“谢谢”。

回到北京西站的公寓，乘客给的奶粉

还放在 Z180次实习列车员王丽霞的桌上，

她没舍得喝。

这两天，她和同事有的腿疼、有的脚

疼、有的胯骨疼，“全身没有一处好的”。大

家开玩笑，回乌鲁木齐要“睡上 10天”。

她笑着说，这次旅程治好了她的洁癖。

在村里，她和四五个同事共用碗筷，现在她

买了好喝的饮料，会很自然地顺手递给同

事，“喝吗？”

她记得，回来的路上，有人跟她开玩

笑，“小姑娘，第一次上车就这样，这回去不

哭着辞职啊？”这个 25 岁的姑娘歪着头笑

了笑，“我肯定会一直做这份工作”。

（文中温宇、李菲为化名）

漫长的抵达：列车90小时惊险求生

李菲和孩子们在农民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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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给乘客熬疙瘩汤。 Z180次乘客返回列车取回行李。 Z180次车窗外的暴雨。 人们在安家庄村大礼堂避雨。

救援队转运Z180次被困旅客。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